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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月 7日，辽宁家乡的村党支
部书记、村长张连才给我打电话，说我是
松泉屯走出的高级记者，乡亲们眼中的

“名人”，村委会决定让我为屯前寇河新
建的松泉桥题写桥名。

这个电话勾起了我对我的出生
地——松泉屯屯史和渊源于哈尔滨松花
江大桥的松泉桥往事的回忆。

我的故乡松泉屯，建国初隶属辽东
省，位于山峦蜿蜒的辽东山区。从松泉
屯走出去的，后来成为吉林大学教授的
钱凤治先生，从 20年前开始，对松泉屯的
屯史进行专门的研究考证。他说，我们
故乡的屯名起初叫“凉水泉子”屯，并给
我讲了清太祖努尔哈赤曾喝过我们家乡
泉水的故事。他给我写信说，在《努尔哈
赤征战记》一书中，记叙了努尔哈赤在征
讨东北女真族的叶赫等部落时，经过一
泉眼，见泉中清水流出，就叫侄儿舀了一
碗给他，喝完最后一口，大喊一声：“好凉
的泉水！”于是，此地有了“凉水泉子”之
称。传说，150年前，有两个同族兄弟从
山东逃荒到这里，喝的第一口水，做的第
一顿饭，用的就是这个泉的水。从此，这
里有了人烟。随后，我的曾祖父领着三
个儿子，从山东莱阳逃荒到这里。建屯
时，取名“凉水泉子屯”。解放后，归属河
南岸的松树乡，改名松泉屯。

屯前有条河，名曰寇河。世界上以

贼寇命名的河，唯有我家乡的这条河。
史料载，寇河一名系辽宁开原人民所起，
因该河是山区河流，陡涨陡落，水患不
断，洪水过后如贼寇洗劫，故名曰寇河。
它发源于西丰县东枫树村老爷岭，西入
开原县老城东南清河。流经八个村镇，
全长 100余公里。

1951年我 14岁时，在家乡亲历了寇
河发的一场大水。两山夹一河的家乡
县，山洪暴发南山根至北山根，所有靠河
的村屯全被冲走。我所在的村有三个自
然屯，其中地处河套人口较多的玉璞屯
人畜被洪水卷走，房屋片瓦不留，连屯中
的大碾盘都被冲走很远。我所在的松泉
屯背靠北山，但也有过半房屋被冲毁。
据《西丰县志》记载：全县耕种面积
748399亩，受灾面积 207703亩，重灾人口
31762 人（其中缺 4 个村的统计）。另查

“西丰县历年人口数字资料汇总表”记
载：”涨水前的 1950 年全县户数 53854
户，总人口 228666 人；水灾后的 1951 年
全县户数 52267 户，总人口 218524 人。
1951年比 1950年户数少了 1587户，总人
口少了 10142人。

这场洪水致全县交通中断 15天。连
一台电话也没有，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
松泉屯被洪水围困，与外界失去联系的
时间就更长。

背靠连绵的长白山支脉的松泉屯，

被横在屯前的寇河阻断了百余年，尤其
是夏季的泛洪期，几乎与外界隔绝。虽
然地处青山绿水，但松泉屯几十年都没
有脱贫。乡亲们企盼着在寇河建一座
桥，以便与外界相通。但因缺少资金无
力建桥。直到 1997年，解放前从松泉屯
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于西南联
大的台湾人士刘述先老先生回乡祭祖，
为建桥提供了第一笔资金。据时任村长
的张连才介绍，当时刘述先捐了 5000美
金，他和市财政局申请拨款 5万元，另经
多方筹集，凑了 20万元。但这些钱建桥
是远远不够的。在当地的刘述先的侄子
刘喜文，到哈尔滨找到在秋林公司工作
的刘述先的弟弟刘述生。通过刘述生联
系购得从松花江大桥——滨洲铁路桥维
修从两侧拆下来的人行步道铁板。雇大
挂车从哈尔滨运回松泉，铺设在桥架上，
建了一座仅供行人通过的简易步行桥。

张连才说，时隔 19 年后，到了 2016
年，由他提议，经全体党员和村民一致同
意后，并得到西丰县交通局局长刘海军
的大力支持。刘海军不仅多次到省、市
交通部门争取资金，还不辞辛苦，亲临现
场，指导建桥。村屯集资 20万元，国家投
资 322万元，共计 342万元。在松泉屯前
的寇河上建了长达 166米、宽 8米的钢筋
水泥桥，人车畅通，结束了松泉屯被寇河
阻断了百年的历史。

至于村里希望我为松泉桥题写桥名
的事，我慎重考虑，一是我的书法功底不
行；二来对家乡没啥大贡献，不可妄题桥
名。但我可以为此做点儿事情。考虑当
初简易的松泉桥铺的步行道铁板，是从
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拆下来的缘由，何不
出面拜请当年为松花江大桥题写桥名的
黑龙江省著名书法家韩荣吉先生再为松
泉桥题写桥名呢？韩荣吉先生曾于 1981
年 8月为松花江大桥题写桥名。

一笔牵两桥：松花江大桥和松泉
桥。2017年 7月 4日，著名书法家韩荣吉
先生，怀着对辽东山区松泉屯乡民的深
情厚谊，挥毫写下”松泉桥“三个古朴苍
劲的大字。

我虽未能题字，也未能回去亲眼看
看，但通向家乡的桥，一直都在我的心
里。

故乡的桥
王才民

1977年高考有约 540万人参加，虽然时
间已经冲淡我记忆中的高考情景，但是从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以来，每年的这两天都
成为全民关注的大事，如今 2017年，四十年
的光景，承载了多少学子们的梦想，也让我
回忆起了当年高考的往事。

1977 年，经过了十年的停滞，国家恢复
了高等教育考试，让我们这些广大知识青
年，有了希望和寄托，擦出了新的生活火花，
为能走进曾经学习过的课堂，重温以往的校
园生活，可以说是再开心不过了。此次考
试，得到绝大多数的年轻人积极的响应。那
段时光，全连上下一百多年轻人，有近一半
人，跃跃欲试，数理化、外语书都带在身边，
有很多人让远方的家人，邮寄过来课外书，
有很多有心人，把上山下乡时带的书拿出来
学习，更有不少战友请假，到佳木斯新华书
店去买复习书。

我当时的工作岗位在马号，除了喂马草
料，给马饮水，清除马粪，时间相对充足。其
它排的两个哈尔滨老乡，因为清静，就选择
在我这里看书。有些难题让人头疼，但还是
经共同努力，把难题迎刃而解了。那时学习
的亢奋，让大家都没有了时间观念。炊事班
的战友几次来催促吃饭，因为饭都重新热了
好几遍。对于战友学习的态度，都能充分理
解而且支持。连长和指导员，还有很多老职
工，都在为我们创造时间。所要进行的工
作，都提前完成，必须要做的工作，让老职工
和干部家属来完成，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都非
常感动。

那段时间，我投入了很多精力，确实很
辛苦，但年轻是我们的资本，一夜的休息，浑
身轻松了许多，又投入到新的一天学习和工
作中。每个准备参加高考的战友，都不甘寂
寞，把书和笔记本，放在书包里，随时带在身
上，田间地头都变成了学习的课堂，仿佛又
回到以往的学校，又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记
得有两天，连连秋雨，伴着散落的雪花，不能
下地干活。

大家都自由活动，有在自己的单铺上看
书的，计算公式的，写作文的，有到连队场院
干燥室复习的，有在拖拉机驾驶室内闻着柴
油味儿，看着淅淅沥沥的雪花写作的。尤其
在晚饭之后，书和本子代替了象棋和扑克
牌，大家都很忙，看着、写着、计算着。但大
家认为苦和累是值得的，感觉不参与高考就
是一种浪费，可以这么讲，忘了北大荒初冬
的寒冷。

咱们三营生产连，来自上海、北京、天津
的知青，以及杭州和黑龙江本地的年轻人，
把学习课本拿出来，努力地看着、学着。白
天出工，不能耽误工作。晚上到深夜，宿舍
变成学习的天堂，抓紧一切业余时间，来补
习、来充电。相互补充、互相探讨，把忘掉的
知识再捡起来，更多的是捡起以前的美好回
忆。

经过努力，通过考试，上海的徐意考入
了上海复旦大学。北京的金凤来，考入了北
京国际关系学院。还有刚到连队不久，才来
一年的哈尔滨两个小青年儿,男孩儿考入了
哈尔滨冶金测量学校，女孩儿进入了哈尔滨
建筑工程学院。

可惜的是，我虽然每天都在学习，但最
终没能参加当年的高考。记得 1977年恢复
高考前，群众推荐是重要的，也挺残酷，这是
要伤感情的。说句心里话，谁不想改变自己
的人生啊，这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同时也
要掂量掂量自身的半斤八两，更要重新认识
自我。平时都在一个屋檐下，同吃一锅饭，
怎么好去伤感情，最后我和很多战友只能放
弃了，因为每年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只有一到
两名。

这里要重点提提我的同志蔡支边。他
是农场老职工的后代。他的父亲在 1958年，
随着北大荒十万官兵转业来到友谊农场十
八团，后来到新建的宝山农场，相对比较艰
苦。他考上了八一农垦大学，临走时，大家
送他到村口，挥手告别，鼓励他努力学习。
他说，三年后再回来，看着他流出的眼泪，我
们也被感动了，在轰鸣的拖拉机声响中，车
已远去。

恢复高考那年
陆启明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芒种时节，
九岁的我，就在明水县高木匠屯的老家，
跟随三叔当半拉子给自己家铲地。铲苞
米、铲高粱，铲谷子、铲黄豆，还有放秋垄
拿大草，那三年十分艰辛且快乐的时光。

在高木匠屯的五六十户人家中，我
们老王家是有名的大户。这并不是说我
们家富有，而是人口多，多达二十四口
人。我父母有我们五个孩子，我二叔二
婶有四个孩子，我三叔三婶有三个孩子，
还有我四爷四奶，排行老七的我爷爷和
奶奶，我还有两个没出嫁的姑姑。我们
家这二十四口人，都住在一个有五间正
房、四间西厢房的大院子里，母亲和二
婶、三婶，每人十天轮班烧火做饭，过着
并不富裕但是和睦的日子。

我第一次跟着打头的三叔铲半拉
子，是铲头遍的苞米地。所说的铲半拉
子，就是三叔带领成年人铲两条垄的苞
米，我铲一条垄。那时我家没有计时钟
表。我现在猜想，也就是两三点钟左右，
母亲就摇晃着我的身子说：“长青，快点
起来吃饭。好跟你三叔铲地去！”

我揉着睡眼答应着，可是一翻身又
睡着了。不记得被母亲叫了几遍，才匆
忙起身，用铜脸盆里的凉水洗一把脸，站
在堂屋的大长条桌边，和三叔、张大叔，
还有李五舅几个人一起吃饭。吃的是苞
米面窝窝头、小米稀饭，还有萝卜条子咸
菜。饭后，晨光刚照亮庭院，我在一个石
头磙子上磨着锄头。三叔喊我说：“长
青，你那样磨锄头不行。把锄头拿过来，
三叔给你刮一刮。”

三叔坐在房门东侧的一个石头磙子
上，把我的锄头横放在他的面前，使锄板
的刃口向上，他用双手握住镰刀头的两
端，由下向上地切削锄板的刃口。我看
见有卷曲的细碎铁屑从锄板上跌落到地
面。这时我才知道：镰刀刃口的钢，比锄
板的铁坚硬得多。我高兴地接过锄头，
三叔嘱咐说：“找一段麻绳拴上，你就用
这镰刀头作刮锄板吧！”

那天，是铲村南六七十条垄、垄头子
有二里地长的大片苞米地。

播种那片苞米的时候，二叔右手挥
动着鞭杆不足一庹长的皮鞭子，左手掌
控并左右晃动着犁把，让两匹马牵拉的
木犁破开的垄沟成一条直线。跟在犁杖
后面的三叔，左臂挎着装满苞米种子的
柳罐斗子，每向前迈一小步，就用右手撒
三四粒苞米种子于新土之上，等犁杖返
回来再破垄时，就把撒下的苞米种子埋
在土中了。播种完二十多垄苞米之后，
二叔就让我牵着很听话、我放马时就骑
过的黄骒马的缰绳，拉着直径约一尺、有
五尺多长的木头磙子，镇压刚播种过的
苞米垄，每趟压两条垄。每当走到地头
时，我就牵着黄骒马向里兜大半个圆圈，
使木头磙子掉过头来，继续压地。我记
不清用了两天还是三天时间，才把那片
苞米地压完。

面带笑容的三叔默不作声，拄着锄
杠，站在苞米地北头的东边，望着绿油
油，草苗都已经长得三四寸高的苞米
地。等十二三号人到齐了，他让出二荒
地东边的一条边垄，铲第二条垄的苞
米。接下来每个人站一条垄开铲，我是
半拉子，当然要铲最后的一条垄。我把
母亲做的黑布鞋脱下来，横放到我铲苞
米垄的垄台上，光着脚丫子，踩着温热的
泥土，觉得挺舒服的。

因为苞米种子是撒播的，所以，一埯
子有两三棵苞米苗，铲地松土间苗，只能
留下一棵茁壮的苞米苗。我左手在前、
右手在后地握着锄杠，把锄头伸向前去
再往后拽，垄台左边一锄头，右边一锄
头，再左右挥动锄板儿，把每埯子苞米苗
中间的杂草铲掉。但是，遇到几棵苞米
苗和杂草紧挨在一起的情况，我就不能
像成年人那样，翻转锄板儿向前一推，就
把杂草和多余的苞米苗除掉，只剩下一
棵想留下的苞米苗。而是要弯下腰去，
用手薅掉水稗草和苣荬菜，完成除草间
苗工作。我铲有三四丈远一段时，看看
被众人落下了，就扛起锄头往前跑两三
丈远，再开始铲地。遇到垄台上有根茎
坚韧的一丛碱草时，我就要举高锄头用
力地下砍，才能把碱草除掉。但是，俗话
说“苣荬菜不挡锄”，垄台上即使有成片
的苣荬菜，锄板一过，就会听到其根茎被
切断那“咔咔咔”的清脆响声。这时，我
看到我的锄板上，粘有像牛奶一样乳白
色的浆液。从地南头往回铲的时候，我
还是铲原来那条垄，紧靠着打头的三叔
的苞米垄，比较轻松地铲完那一段段没
铲的苞米垄。

天空晴朗，万里无云。上午歇第二
气的时候，太阳把土地照得滚热。大家
围着三叔坐下来，多数成年人有抽烟的
习惯，二神高英从腰间掏出小烟袋和烟
口袋，装好碎烟叶，对着太阳用火镜把烟
锅点着。赵四爷装好烟，并不向高英借
火，而是用火镰的钢条击打火石，把放在
铜烟锅上的火绒点燃，猛劲地吸几口，老
蛤蟆头烟就飘散出呛人的辣味。接下
来，大家面带笑容听高英和赵四爷“呰缨
子”。

高英说：“屎壳郎子打哈欠——你赵
四爷是一张臭嘴。”

赵四爷吧嗒一口烟说：“癞蛤蟆打哈
欠——你好大口气呀！”

高英又说：“癞蛤蟆上脚面子——你
不咬人恶心人。”

赵四爷咽口吐沫，咳嗦一声说：“你
是阎王爷贴告示——鬼话连篇！”

李五舅说：“你们别总整癞蛤蟆，能
不能说点‘四大’什么的？”

赵四爷说：“我先来。庙上的门，杀
猪的盆，大姑娘的裤子火烧云。这是四
大红。”

高英紧接着说：“狼叼猪，狗咬羊，孩
子掉井火上房。这是四大慌。”

赵四爷拿下嘴里的烟袋：“我说个四
大黑：包文正，呼延庆，年三十晚上无底
的洞。”

高英也不示弱：“我说个四大绿：青
草地，西瓜皮，豆地的蝈蝈邮政局。”

歇气之后，我们从地南头往地北头
铲，快到地北头的时候，我看见送午饭的
人挑着担子忽闪忽闪地走来了。

三叔停下锄头高声说：“大伙停下
来，准备吃饭吧！”

送饭人挑的担子，一头是装满水的
一只木制水筲，水的上面飘浮着半尺见
方的木块；另一头的大柳条筐里，装着黄
米面粘豆包、咸鹅蛋，还有大酱小葱小米
稀饭。我渴的厉害，就赶快拿起挂在水
筲梁柱上的葫芦瓢，舀起井拔凉水，咕嘟
咕嘟地喝起来。一直喝到肚子有些发
胀，一走路甚至可以听得到胃里流动的
水声。

饱餐午饭之后，还得休息一段时
间。艳阳高照，地上都有些烫脚。

地头和地中间，没有一棵可以遮荫
的柳树或是榆树，人们只能在强烈的阳
光照射下休息。三叔头朝南枕着锄杠，
仰卧在地垄沟里，脸上遮着用麦秸秆编
织的大草帽。有的人用两三根锄杠扯起
布衫遮住一点阳光，我趴倒在垄沟里就
睡着了。当我被叫醒的时候，满是汗水
的胳膊和脸上，都沾满了泥土，垄沟里的
土都被润湿了一片。

下午，我们顶着烈日继续铲地。三
叔看到大伙都铲到地头了，就刮了刮锄
板，宣布收工。我赶紧穿上母亲做的黑
布鞋，跟在众人的后面，沿着田间小道朝
着屯子的方向北走。人们怀着完工后的
胜利喜悦，扛着锄头，迈着轻快的步子。
不知是谁哼起了《月牙五更》：一更里呀
啊月牙没出来呀啊，貂蝉美女呀啊走下
楼台呀啊，双膝跪在啊地尘埃呀啊……

我望着屯子里飘飞起的缕缕炊烟，
想到蓝天下轻盈游走的白色云絮。我望
着西天大片耀眼的火烧云，想到初春草
原上燎荒的熊熊烈焰。我心情愉悦地走
在众人的后头，用镰刀头叮叮当当地敲
打着锄板儿。听到屯子里传来老黄牛那
悠长的哞叫，听到小猪倌们命令猪群解
散各自奔跑着回家，那些“尔唠唠”“尔唠
唠”唱歌般欢快的喊声。

半拉子铲地
王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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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老家出了一个孝心豆腐匠儿，我忙三火四赶回去拜
访。原来他居然是我本家侄子，叫王兆勤，今年 50岁。兆勤
初中毕业后，就在村里种地，十七八岁时，拜蔡家沟他表舅单
兴良为师学做豆腐。师傅收徒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孩子讲
豆腐的起源。

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燕国有个青年农民叫乐毅，他朴实
勤劳，善良孝道，是当地有名的孝子。他在房前屋后种满青
菜、萝卜、豆茄瓜蒜等各种蔬菜。他种的青豆、黄豆年年丰收，
粒粒饱满。父母年迈，牙齿脱落，咬嚼不便。他看在眼里记在
心头。便泡些黄豆，每天清晨给两位老人磨成稠浆，用麻布把
豆渣子滤去，又把剩下的浆子放到锅里煮沸。然后，他想在锅
里放点盐，可是盐罐儿里的盐没有了，而罐子四周还有些盐
卤，他便用水刷刷倒进豆浆锅中。于是，豆浆凝结成了白生
生，嫩嘟嘟的卤块儿。父母尝了非常高兴，都说这是从来没吃
过的鲜嫩美味儿，清爽可口的饭食。一传十，十传百后，村里
人听说后都来看新鲜，争相品尝，赞不绝口。一位知书识字的
老学究，给这种卤块儿起了个“豆府之玉”的美名。为了把“豆
府之玉”做得更好，乐毅还多次试验。有一次他母亲得了牙床
溢血病，唇焦舌烂，请老中医诊治，开的药方中头味药就是石
膏。乐毅问起石膏的作用，老大夫说，石膏性凉，人吃了能去
火，和卤水起同样作用，也是最好的凝固剂。于是，他买药的
同时，顺便多买些石膏。母亲的病得到病除，儿子又兴高采烈
的做起“豆府之玉”来。他试着将石膏研磨成细粉放在碗底，
用热豆浆一冲，一会儿功夫，就变成了一碗“豆府之玉”，一尝
感到比较卤水的还好吃，又嫩又鲜。从此，乐毅就开了一个
店，专门做“豆府之玉”卖。因为他手艺好，精益求精，价廉味
美，生意兴隆，顾客盈门。“豆府之玉”在传说中被误传为“豆府
之肉”，记账人又丢掉了“之”字，还把“府”字和“肉”字写在一
起，于是，便有了“豆腐”这个名字。

乐毅为了让天下的老人都吃上豆腐，在父母过逝后，就到
各地去传授做豆腐的手艺。

单师傅叮嘱兆勤，豆腐是因孝心而得名，希望你能向乐毅
一样，做一个孝心豆腐匠。在保证豆腐质量，让顾客满意的前
提下，不仅对自己的父母长辈尽孝道，还要对乡亲邻里的老年
人孝顺尊敬。王兆勤牢记师傅的教诲，几十年如一日，一步一
个脚印地努力去做，丝毫不走样。头些年家里生活贫困，全靠
卖豆腐添补家用。23岁那年，单师傅又把姑娘许配给兆勤，
媳妇聪明贤惠，全力支持兆勤做豆腐。后来，他爷爷得了脑血
栓病，严重时炕上拉炕上尿，都是他们小俩口煎汤熬药，擦屎
倒尿，饭一碗水一碗的伺候，不管怎么忙，都无怨气。在外边，
对来买豆腐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是笑脸相迎，答对乐呵
的。视村里的老年人为自己的亲人，有求必应，只要听说谁家
老人想喝豆浆、吃豆腐脑或是吃豆腐，不管有钱没钱，都做好
送到老人面前。

做豆腐从不掺假，货真价实。有一次，兆勤起早给外屯送
豆腐，他媳妇在家，煮浆时，火烧大了，豆腐稍稍有点糊巴味
儿。他回来后，和媳妇吵了一架，并且挨家去赔礼道歉，索回
豆腐，又重新做一板豆腐给各家送去。

老家豆腐匠
王文山

乡亲们企盼着在寇河建一座桥，以便与外界相通

2016年建的钢筋水泥松泉桥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清政府宣布推行“新政”，明
令“停科举以广学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成立学部，提
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方针，并诏告全国遵
照执行。至此，从隋朝以来推行 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得以废
除，全国出现了兴学热潮。

黑龙江地方当局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发布《为
奉上谕停止科举创办学堂通行各属遵照由》，通令全省各地

“多建学堂，普及教育”。同时在黑龙江将军衙门设立学务处，
管理兴学事宜。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黑龙江改为行省，废
将军，设巡抚，废学务处，设提学使司，统管全省学务。

1906年后，黑龙江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办新式学堂的
热潮，到宣统三年（1911年），共办各级各类新式学堂 408所，
学生总计 11243 人。其中，小学堂 372 所，学生 9332 人。此
外，有简易学塾 331所，塾生 9095；改良和未改良私塾 527所，
塾生 8834人。中学堂 3所，学生 373人；师范学堂 9所，学生
722人；各类实业学堂 22所，学生 834人；高等学堂 2所，学生
约 200人。

兴学之初，黑龙江本地无足够师资来源，从直隶、湖北等
地招聘师范毕业生充任高小教师，并迅速发展师范教育。在
创办正规师范的同时，办了一大批教师讲习所，并派出一批留
学生，以抓紧培养师资。给教师以优厚的待遇，对建立稳定的
教师队伍起了积极作用。

黑龙江省档案馆珍藏了一份绥化府呈送黑龙江学务处的
课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省城所设初等小学堂调取兰
绥两府 20名生童，不据年纪，以通晓中文为合格保送到附立
的师范传习所。该课卷就是此次入学考试的试卷。试卷共
15份，均以《诸葛武侯王景略论》为题。以考生薛焕章课卷为
例，每份课卷分为卷首、批语、文章三个部分。卷首分为两个
部分，上半部为“绥化府课卷”，下半部右侧为考生考试的名
次，正中为考生姓名并加盖红色黑龙江绥化府关防印章。课
卷第一折右侧为批语。左侧开始为文章部分。该考生以“以
仁政辅其君，以善战辅其君”为论点，借秦蜀的兴衰喻时政。
全文 850余字，字体工整，卷面整洁，无一处修改。文章内容
精彩，考官给出了“策论均有可取”的极高评价。

尽管在晚清“新政”影响下，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取得了一
些成效，但毕竟由于其体制的滞后性与改革的先进性的矛盾
而归于失败，但“废科举、兴学堂、改学制、立学部”等等一系列
的教育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清末
教育改革不是对传
统教育的重复与补
充，而是努力寻找
并构建近代中国教
育的新模式、新方
向，从这个意义上
说，其历史作用不
可低估。

绥化府课卷
刘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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